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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三绝: 清朝使用“纳林道”研究①

王启明
(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摘 要】通过对北京和台北两地档案机构所藏满汉文档案的研读，可以发现从
18世纪末到 19世纪 30年代，清朝曾分三个阶段将北疆伊犁军队通过中亚“纳林
道”换防至南疆喀什噶尔，而非以往学者认为的“两阶段说”，清朝趁机巡查布鲁特
边界，达到“寓巡边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文章就清朝在三个阶段分别使用这
条道路的缘起、换防过程与演变，及其放弃原因与最终影响等进行了详细讨论，并
考证出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实为道光
七年九月十四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之所附“绘图
贴说”。
【关键词】清朝 巡边 换防 纳林道
【图书分类号】K9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 6822( 2021) 03 0111 14

“纳林道”或“那林道”，因穿越中亚“纳林河”( 今中亚纳伦 /Naryn 河) 而得名。在清朝嘉庆
道光年间，是一条从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 今伊犁霍城县伊犁河北岸) 向南跨过伊犁河，继

而沿特穆尔图淖尔( 今中亚伊塞克湖 / Issyk Kul) 南北两岸向南过中亚纳林河，抵达南疆重镇喀什
噶尔的军事换防道路。光绪十八年( 1892) ，前往南疆的王廷襄在其《叶柝纪程》中对该道走向描
述道:“自伊犁西南出鄂尔果珠勒卡伦，一百三十里经善塔斯岭，又五百五十里逾巴尔珲岭，又百
八十里渡纳林河，又四百五十里至乌兰乌苏河，凡二千二百余里，至喀什噶尔城，可马行，皆在布

鲁特界中。今自霍尔果斯河以西划归俄人，则此路已非我有。”①潘志平曾根据台湾学者庄吉发
《故宫档案述要》一书所附《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勾勒出这条道路的基本走向及
里程，即由伊犁惠远城→巴图尔蒙柯台→固尔班托海卡伦→安达拉卡伦→托里卡伦→玛哈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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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卡伦→春稽卡伦→塔木哈卡伦→特穆尔哩克卡伦→格根卡伦，以上 10 站 580 里;然后路分
南北两支，海南路顺伊塞克湖南岸过巴尔浑达巴罕，海北路沿伊塞克湖北岸过多兰额尔格达巴

罕，两路会于那林桥，自格根卡伦始，海南路 23站 1 200余里，海北路 27站 1 500余里;之后经阿
克赛，越铁里克达巴罕，进入喀什噶尔所属伊斯里克卡伦，最终抵达喀什噶尔，共计 40 余站，近
3 000里( 图 1) 。① 有关清军利用这条道路的情况，道光年间所修汉文《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
中有相关记载。② 若单纯依靠该书记载，容易使读者误以为这条道路从嘉庆初年至道光年间一
直为清军使用，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潘志平曾认为这条道路在乾隆嘉庆年间为清军使用③，笔
者亦曾认可潘志平有关清朝乾隆年间使用这条道路的观点，并认为清军使用该道路分为两个阶

段④。但据近来影印出版的满文档案，清军使用这条道路应分三个阶段，且在整个乾隆年间，伊
犁官兵换防回疆始终经由伊犁与阿克苏之间的“冰岭道”，从未经行纳林道换防。下文将就清朝

图 1 “纳林草地道”示意图
资料来源: 据“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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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平: 《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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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纳林道三个阶段的缘起、过程、中断原因及其演变等问题，利用海峡两岸所藏满汉文档案，结
合传统文献记载展开讨论。

一、纳林道的首次启用

有关纳林道的首次使用，除前述潘志平及笔者曾经认为乾隆年间首次使用外，《平定回疆剿
擒逆裔方略》曾有“伊犁派往南路换防兵丁向由冰岭大道前往，嘉庆三年( 1798) 前任将军保宁改
由阿林草地，委巡查布鲁特边界之领队大臣带领送至喀什噶尔”①的说法，引文中“阿林草地”即
纳( 那) 林草地道，但该书未明言清军为何经行纳林道。据成书于嘉庆年间的《回疆通志》记载，
喀什噶尔“嘉庆二年因办理萨木萨克，参赞大臣长麟奏添伊犁满营、锡伯、索伦官兵六百一十四员
名”②，萨木萨克为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子，自乾隆末年成为侵扰南疆喀什噶尔等地的敌对势力，当
年底军机大臣等议复，同意由伊犁官兵内抽拨六百余官兵添防。③ 次年二月，伊犁将军保宁收到
“从伊犁派出三百满洲兵、三百索伦兵遣戍喀什噶尔”的兵部咨文后，改派索伦、锡伯兵各一百五
十名，连同满洲兵三百名，皆令每年更换一半④，后被允准⑤。此即伊犁兵丁换防喀什噶尔之
动因。
至于换防路线为何选择纳林道，嘉庆三年四月伊犁将军保宁从伊犁选派六百名满洲、索伦、

锡伯兵丁前往喀什噶尔时，在其满文奏折有直接说明，兹汉译如下:

查，先前从伊犁换班回城兵丁皆由冰岭行走回疆大路，惟回疆戈壁大路遥远，又因水草

甚劣，每年常使马畜倒毙甚多，倘从伊犁由巡察布鲁特边界道路派遣，道路捷近，又直达色尔

滚( serguwen) 、喀什噶尔，皆与我们蒙古草原一样水草好，于马畜甚为有益。奴才愚思，若此
项兵丁即由该路派遣，趁此便利尚可彰显军威，萨木萨克若果有窥伺喀什噶尔之意，咱们兵

丁穿行布鲁特等游牧前往喀什噶尔，萨木萨克、鄂布拉散等必能听闻，因此可使萨木萨克等
妄行之心受挫，两皆有益。因副都统那彦( nayan) 久驻伊犁地方，每年巡察布鲁特时，熟悉布
鲁特等之习性情况，奴才与那彦商议，那彦也认为若由此路行走很近便，水草好，于马畜甚为

有益。去到后，若诚有使用兵丁之处，马畜即可使用现有谷物。从伊犁到达喀什噶尔之际，
游牧布鲁特等皆咱们所属，非常恭顺，他都熟练观察。既然从伊犁每年派出现有官兵巡察布
鲁特边界，奴才即派遣那彦，另带三百兵丁，趁巡察边界之机，照料带领此项官兵送达喀什噶

尔，返回时再令慢慢巡察布鲁特边界，如此确定。现今既然青草皆生长良好，从奴才处参照
戍守塔尔巴哈台之例，筹计足敷管理此六百兵丁，共派出前锋翼长等官员十四名，所需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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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五〇“道光七年八月戊子”条，苗普生主编: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 9 册，第
278页。
〔清〕和宁著，孙文杰整理: 《回疆通志》卷七《喀什噶尔·兵防》，中华书局 2018年版，第 123页。
《清仁宗实录》卷二五“嘉庆二年十二月丁未”条，《清实录》第 28册，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308页。
《伊犁将军保宁奏请伊犁索伦锡伯二营官兵内各派一百五十名赴喀什噶尔换防折》，嘉庆三年二月初一日，中国边疆
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0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页。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嘉庆三年二月己未”条，《清实录》第 28册，第 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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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委任，办给官兵马匹、帐篷军械、火药、铅丸、干粮等项足敷使用，四月十五日从伊犁动身
派遣外，那彦所管厄鲁特部落事务暂交副都统 batma代理，为此谨奏闻。①

据上，此次伊犁换防兵丁行走纳林道的原因至少有三点。第一，以前所走冰岭 ( musur dabagan)
道戈壁众多，又缺乏优良水草以供马匹使用，往往造成众多马畜倒毙。这一情况到后来依然如
此，如道光十二年( 1832) 伊犁将军玉麟奏称“伊犁官兵从征南路，经由冰岭，路径崎岖，原领马匹
致多倒毙，若照例著赔五分，实属力有不逮”，准请按照八分核销②;此后定例“由伊犁接领马匹经
行冰岭，戈壁站大，水草缺乏，奏准每百匹准倒六匹”③。这仅是冰岭段造成的倒毙，已难以让官
兵赔补，回疆戈壁路段只会令倒毙雪上加霜，因此嘉庆年间换防军避开这条路线以减少牲畜倒毙

确属现实所需。而由伊犁巡察布鲁特边界之道路捷径，不仅可直达喀什噶尔，且与蒙古草原一样
水草优美，着实于马畜有益，成为良好的替代换防路线。第二，经由纳林道换防，可以趁机彰显军
威，迫使萨木萨克等不敢侵扰回疆，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维护回疆边境稳定与安宁的目的。
第三，借此换防之机，可以兼顾巡察布鲁特游牧差使。当年七月保宁奏称那彦护送换防兵丁到达
喀什噶尔后，回程经由善塔斯路行走，巡察纳林、特穆尔图淖尔等地，并未发现布鲁特偷入界内种
田等情况，圆满完成护送换防兵丁与巡察边界双重任务④，达到清人方浚师所总结的“寓巡边于
换防之中”的效果⑤。正是基于以上三重考虑，保宁特派久驻伊犁、时常巡察布鲁特并熟悉其情
况的副都统那彦带领此项兵丁，又委前锋翼长等官员十四名( 其数额恰如前述《回疆通志》所载
“官兵六百一十四员名”) ，于当年青草长出之四月十五日从伊犁出发，此即嘉庆三年清军首次使
用纳林换防路线之开端。
根据以上保宁所奏，伊犁官兵于嘉庆三年四月十五日从伊犁出发，那彦七月十五日巡察完边

界返回伊犁，此项伊犁兵丁应于同年全部抵达喀什噶尔，这也反映在嘉庆五年( 1800) “南路各城
驻扎满汉兵丁总册”中。⑥ 其换防往返需时三个月，与后来有关行走纳林道“必须裹粮三月”的记
载完全一致。⑦ 按照乾隆后期伊犁派往喀什噶尔索伦官兵两年换防期限，嘉庆五年应到了换防
期限，目前保存下来的满文档案中并未见有这一年的换防记录。因为富俊认为当时回疆局势虽
然稳定，然浩罕新袭伯克爱里木年少，与领部发生战争，加之逃往浩罕追随小和卓霍集占之沙喇

斯等几千部众恐不受浩罕伯克约束，伺机进行抢劫，因此富俊与伊犁将军共同商议，先将三百满

兵撤回，其余三百锡伯、索伦兵仍驻喀浪圭等三卡伦要地防守，并将所余三百兵丁作为一班，两年
过后，再由伊犁派出同样数额兵丁借巡查布鲁特边界之机，再由纳林道派往喀什噶尔更换，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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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将军保宁奏伊犁满洲锡伯索伦官兵经布鲁特地界赴喀什噶尔换防折》，嘉庆三年四月十六日，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08册，第 125—127页。
《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六“道光十二年七月壬申”条，《清实录》第 36册，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218页。
朱批奏折: 道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叶尔羌参赞大臣壁昌、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奏报领到伊犁马匹数目及到
城日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37 031。
《伊犁将军保宁奏闻委派伊犁官兵巡查布鲁特地界情形折》，嘉庆三年七月十五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08册，249页。
〔清〕方浚师: 《蕉轩续录》卷一《出塞诗》，《续修四库全书》第 114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9 页双行
夹注。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富俊等为报南路各城驻防官兵数目事咨呈( 附清册 1件) 》，嘉庆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边疆
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1册，第 156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一“道光七年十二月辛巳”条，《清实录》第 34册，第 1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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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简化手续，还可节省军资，待日后外藩部落安定无事，再行撤回。① 三百满兵最晚应在
次年撤回伊犁，因为嘉庆七年( 1802) 五月伊犁将军松筠仅言及奏派更换驻戍喀什噶尔之三百锡
伯、索伦兵丁，并于五月二十六日从伊犁出发，照先前年份巡察布鲁特边界路线( 即纳林道) 送往
喀什噶尔。② 此次伊犁换防官兵并非如嘉庆三年之例，由伊犁领队大臣一直送达喀什噶尔，而是
双方在纳林道中途进行交替。因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富俊接到伊犁派遣官兵咨文后，估对官兵
到达时间，派出领队大臣带领官员、伯克等到卡伦外阿克赛( 满文: aksai) 地方迎接伊犁领队大
臣，七月十五日与之会面后，七月二十一日护送新来换防官兵到达喀什噶尔，照旧分派喀浪圭、乌
帕拉特、伊勒古楚等三卡伦防守，七月二十六日将应撤回官兵从喀什噶尔起程，送到阿克赛交由
伊犁领队大臣遣回伊犁。③ 其中，阿克赛当系察合台语 ak sai，《西域同文志》解释“回语阿克，白
色;赛，沙石也，其地有之，故名”④。当为一片白石滩，但 19世纪后期，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沙熬
( Ｒobert Barkley Shaw ) 在喀什噶尔与叶尔羌采集的语言资料显示“赛”( ) 有峡谷、溪谷、河床
三种语意⑤，直到今天该词在当地仍有河谷及河床之意，而冲出山谷之河流则为达里亚( ) 。
《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将此地绘于纳林河以南、托什干河上游附近⑥，颇为恰当。至嘉庆八
年( 1803) ，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托津奏称回疆地方卡外各部安居生活，甚属安静，若继续驻戍
三处卡伦，反使安集延等猜疑，即使有用兵之处，三百兵丁亦不能得力，因此应将三百锡伯索伦兵

丁撤回伊犁。⑦ 此即《回疆通志》“嘉庆七年六月经参赞大臣富俊奏将伊犁满营官兵裁撤，八年二
月参赞大臣托津奏将锡伯索伦官兵全行裁撤”之由来。⑧

总之，清军嘉庆前期经由纳林道换防喀什噶尔的历史就此结束。即嘉庆三年伊犁官兵经纳
林道直通喀什噶尔，嘉庆七年伊犁三百兵丁在阿克赛交替换防喀什噶尔后，次年全行撤回。这一
阶段并未形成换防定制。

二、纳林道的再次使用

关于纳林道的二次启用，《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中曾有( 嘉庆) “二十一年改由那林河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富俊奏请将伊犁派驻喀什噶尔官兵撤三百留三百折》，嘉庆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1册，第 292—293页。
《伊犁将军松筠奏派伊犁官兵赴喀什噶尔换班折》，嘉庆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3册，第 162—163页。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富俊等奏伊犁官兵抵达喀什噶尔换防折》，嘉庆七年八月十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3册，第 336—337页。
〔清〕《钦定西域同文志》卷一《天山北路地名》，吉林出版集团 2005年版，第 34页。
Ｒobert Barkley Shaw，F．Ｒ．G．S．，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as Spoken in Eastern Turkistan( Káshghar and Yarkand) ，
Calcutta，1880，p．16．
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8册《清时期》“新疆”图，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7年版，第 52—53页。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托津等奏裁减伊犁驻喀什噶尔索伦锡伯官兵折》，嘉庆八年二月十五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14册，第 244—245页。
〔清〕和宁著，孙文杰整理: 《回疆通志》卷七《喀什噶尔·兵防》，第 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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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寨地方交替，二十二年改由那林桥交替”之记载①，其中除“阿克寨”当为上节所述“阿克塞”
之误刻。这次重启与回疆社会安宁仍有密切关系。嘉庆二十年 ( 1815) 九月朝廷据喀什噶尔
参赞大臣成宁奏“塔什密里克回匪孜牙墩勾引布鲁特等焚烧马厂、戕害官兵”，并据被抓获者
供称“孜牙墩于十九年二三月间即说要夺南八城作王子”，嘉庆遂责令“此事专交松筠办理，即
迅速驰往喀什噶尔兼署参赞大臣事务，到彼后，如孜牙墩尚未就获，即先檄催图尔第迈莫特上

紧追剿，如兵力不敷，即飞催富永等速带伊犁精锐五百名前来合剿”②，虽然清廷很快收到“逆
回孜牙墩就擒，回庄照常安业”③的奏报，但伊犁将军松筠到达喀什噶尔四月余，未能将孜牙墩等
正法，亦未查明整个案件的详细情况，嘉庆随即“饬令松筠速回伊犁，著长龄于接奉此旨后，即带
伊犁将军印篆，由木素尔达巴罕前赴喀什噶尔，并带伊犁明白通事，将此案另行审办”④。其后，
松筠虽然离任伊犁将军，但仍关注着边疆的安宁与稳定，次年已出任大学士的松筠奏请“喀什噶
尔原设换防满汉官兵于操防不敷，请就近酌调乌鲁木齐绿营官兵二百名”⑤，新任伊犁将军长龄
认为喀什噶尔地处边要，除去各类承差兵丁后，存城防务兵丁有限，主张按照嘉庆二年( 1797) 长
麟所办成案，从伊犁调派锡伯、索伦官兵各一百五十名，由纳林道换防，戍守喀什噶尔所属喀浪
圭、乌帕拉特、伊勒古楚三卡伦，并照例每年更换一半⑥。长龄奏请将来局势安定后，再随时裁
撤此项官兵，其所需盐菜口粮亦可参照长麟奏定成案办理，添盖官兵居住房屋费用可从孜牙

敦田产内变价应用。⑦稍后，松筠与长龄商议，奏请“派遣喀什噶尔之锡伯索伦三百名内，各自
减少五十名，令派遣满兵一百名”⑧，后被落实。换言之，其后伊犁换防喀什噶尔之兵丁内，满
洲、锡伯与索伦各一百名。
然在换防官兵到来之前，喀什噶尔方面还须落实官兵居住房屋。长龄亲率属员查看喀浪圭

等三处卡伦，发现“旧时房间多有坍塌，相隔窎远，声气亦不能联络”⑨，因此拟另择地办理。之后
他亲自选取“喀什噶尔西南大概相隔二十余里名叫 syrilman地方有一处高而无碱之地，且与回庄
相隔不近，水草亦好，足资建营，可使锡伯索伦兵等驻扎”瑏瑠。查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乾隆年间
《新疆地舆总图》喀什噶尔徕宁城西边不远处有一“赛尔满村”瑏瑡，再查清末《疏附县图》西南距城

①

②

③

④

⑤

⑧

⑨

瑏瑠

瑏瑡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五〇“道光七年八月戊子”条，苗普生主编: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 9 册，第
278页。
《清仁宗实录》卷三一〇“嘉庆二十年九月辛卯”条，《清实录》第 32册，第 115—116页。
《清仁宗实录》卷三一〇“嘉庆二十年九月己亥”条，《清实录》第 32册，第 120页。
《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二“嘉庆二十年十一月戊申”条，《清实录》第 32册，第 155页。
⑥⑦ 朱批奏折: 嘉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伊犁将军长龄《奏为遵旨复查喀什噶尔添调官兵详加筹议情形事》，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564 022。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松福等奏给戍守喀什噶尔锡伯索伦官兵修建营房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5册，第 180页。
朱批奏折附片: 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伊犁将军长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松福《奏为酌拟挪移伊勒古楚卡伦房屋
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20 0007 069。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松福等奏给戍守喀什噶尔锡伯索伦官兵修建营房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5册，第 178—179页。
《新疆地舆总图》“喀什噶尔”图幅，世界数字图书馆［2018 12 20］，https: / /www ．wdl．org / zh / item /11385 /view /1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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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远处亦有一地名“赛尔满”①，当即长龄所选之 syrilman 地方。如此只待换防兵到来。嘉庆二
十一年( 1816) 六月松筠等奏称，派出锡伯部领队大臣绥福，趁巡察布鲁特边界之机，照例带领戍
兵由旧时道路送往，并委满洲佐领为营总，锡伯索伦佐领协助，于六月二十日从伊犁出发，照旧将

三百兵丁“送到喀什噶尔卡伦外名为阿克赛地方后，交付从喀什噶尔派出之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接
受”②，并行文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照旧迎接。此即嘉庆末期清朝二度使用“纳林道”之由来。

由于长龄前次奏定遣戍喀什噶尔之伊犁三百兵丁“照例每年更换一半”，至嘉庆二十二年
( 1817) 三月，长龄奏称“去年从伊犁派戍喀什噶尔满洲、锡伯、索伦三百兵内，今年应换一半官
兵，理应按照原奏，由巡察布鲁特边界道路派遣”，考虑到去年领队大臣绥福带领官兵巡察往返二
月有余，行军整齐，经行布鲁特时丝毫无犯，此次仍令其带领换防官兵，拟于四月十八日起程，“惟
前次送兵时，皆经过那林桥( narin birai doohan) ，在名为阿克赛地方移交，唯查纳林桥甚为狭窄，

布鲁特等搭建又不甚坚固，纳林与阿克赛相隔仅四站，奴才咨文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松福，令送兵

领队大臣乌尔卿额( urkiyangge) 带领撤回一百五十官兵到达纳林桥彼此交换，则易于过桥”③。

可见此次仍循嘉庆初年经由纳林道换防故事，只是双方交替地点由“阿克赛”改为“纳林桥”。至
当年七月初七日，领队大臣绥福返回伊犁报告护送换防兵经由布鲁特边界时，当地布鲁特比等人

听闻，纷纷请安来见，并呈献伯勒克马匹( beleke morin) ，愿意充当向导引路至纳林桥，而从喀什
噶尔派出之布鲁特比等人已将纳林桥修理妥善以待迎接。绥福对诸布鲁特比等人给予绸缎、布
匹、茶叶等物，以资鼓励，继而与来自喀什噶尔带领撤回官兵的领队大臣乌尔卿额交接换防兵丁
后，便带领撤回官兵照例巡查布鲁特边界，并报告布鲁特未进入清朝界内种地和游牧等情况。④

此后，在“照例每年更换一半”的规定下，根据已经公开出版的满文档案显示，伊犁与喀什噶
尔互派应换、应撤之满洲、锡伯、索伦兵丁。交替换班基本上均于夏天青草茂盛的五月底或六月
初在纳林桥完成。这种情况一直从嘉庆二十一年持续到道光五年 ( 1825) ，整整十年。⑤ 相比清
军第一期，即从嘉庆三年最初遣戍六百名满洲、锡伯、索伦兵丁，又于嘉庆七年撤回半数满兵后，

仅在同年由伊犁派遣过换防兵丁三百名，并在次年即撤回伊犁，且该三百兵丁专门防守喀浪圭等

三处卡伦。清朝第二期对纳林道的利用最为稳固，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派遣换防制度。以
嘉庆二十三年( 1818) 为例，大体分为以下三步。首先，伊犁将军奏报并咨文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由
伊犁派遣领队大臣护送换防官兵情况。⑥ 其次，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报派人接获伊犁换防兵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整理: 《新疆乡土志稿》，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96页。
《伊犁将军松筠等奏伊犁戍守喀什噶尔之锡伯索伦官兵起程折》，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5册，第 90页。
《伊犁将军长龄奏报伊犁派往喀什噶尔等处驻防官兵换班折》，嘉庆二十二年三月初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6册，第 88页。
《伊犁将军晋昌奏领队大臣绥福巡查布鲁特边界护送前往喀什噶尔换防官兵折》，嘉庆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中国边
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6册，第 296—297页。
按: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5—246册中，除道光二年换防缺乏记录外，完整地记录了其余 9 年每年的换防
情况。
《伊犁将军晋昌奏报伊犁派驻喀什噶尔官兵换防折》，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7册，第 292—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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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抵达喀什噶尔情况。① 最后，伊犁将军向朝廷奏报派遣换防官兵及巡察布鲁特地方情况。②

以上即为第二阶段伊犁官兵经由纳林道遣戍喀什噶尔的完整换防程序和经过，整个换防时

间一般历时二月有余，出发时间常选在青草茂盛的四月前后。伊犁与喀什噶尔互派领队大臣在
纳林桥交替后，伊犁领队大臣带领应撤官兵趁机巡查特穆尔图淖尔等地，查看是否有布鲁特等偷

入界内种地、游牧之事，真正达到了“寓巡边于换防之中”的双重效果。当然，在整个换防期间，
常常伴随外藩布鲁特充当向导引路并呈献伯勒克马匹，伊犁领队大臣给予绸缎布匹茶叶等物以

资鼓励的行为，实为双方朝贡贸易的地方形式。但这种非常稳固的换防模式在道光五年换防官
兵成功完成后，再一次被来自卡外的和卓后裔张格尔的一系列动乱所打断。

三、纳林道的第三次使用与终结

张格尔为和卓后裔萨木萨克之子，早在嘉庆二十五年( 1820) 便纠集布鲁特袭扰喀什噶尔边
境，道光四年( 1824) 六月和十月间，张格尔等人两次侵扰清朝边界，结果清军在道光五年八月一
次追击张格尔的过程中全军覆没，随后清朝从伊犁开始向喀什噶尔调派一千兵丁加以防范。③

道光六年( 1826) 六月间，张格尔再次伙同安集延、布鲁特等五百人窜入卡伦，虽被清军击杀四百
余人，但事态并未得到控制，不久庆廉奏称“喀城回子全行变乱，道路不通，万分紧急”④，随后西
四城纷纷陷落。与此同时，清朝开始调兵遣将，先派署陕甘总督杨遇春“选带精锐将弁，统领大兵
前赴回疆”⑤，继而又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总统一切军务⑥。如此，原本每年经由纳林道
的喀什噶尔与伊犁之间的兵丁换防便被张格尔之乱中断。次年二月，长龄率大军出击，迅速收复
西四城，当年八月道光皇帝下谕询问由伊犁至喀什噶尔“另有由草地抄近捷路可以行走，计程几
日可抵喀什噶尔境界，其间所经是何地方”，并通过军机大臣向署理伊犁将军德英阿寄发“密
谕”，令其“密派明干熟谙员弁，躧度该处路径及程站里数，军行有无窒碍，据实具奏”⑦。据今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显示，德英阿接获密谕后，在当年九月十四日《复奏伊犁至喀
什噶尔草地路径由》中报告:

查伊犁大城至格根卡伦共十站，计程五百八十里，自格根卡伦由海南至那林桥共二十三

站，计程一千二百余里，自那林桥至喀什噶尔共十一站，计程九百里。伊犁派往南路换防兵
丁向由冰岭大道前往，嘉庆三年前任将军保宁改由阿林草地委巡查布鲁特边界之领队大臣

带领送至喀什噶尔，奏准在案。二十一年改由那林河阿克赛地方交替，二十二年改由那林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松福等奏报伊犁派驻喀什噶尔等处官兵换防折》，嘉庆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7册，第 368—369页。
《伊犁将军晋昌奏领队大臣硕隆武巡查布鲁特地方并护送喀什噶尔换防官兵折》，嘉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37册，第 385—387页。
《叶尔羌办事大臣常德等奏伊犁赴喀什噶尔换防官员经过叶尔羌折》，道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
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47册，第 2—3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〇“道光六年七月癸巳”条，《清实录》第 34册，第 637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〇“道光六年七月癸巳”条，《清实录》第 34册，第 638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〇二“道光六年八月丁巳”条，《清实录》第 34册，第 680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三“道光七年八月戊子”条，《清实录》第 34册，第 1065—1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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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两次奏准亦在案。嗣因海南一路山径崎岖，并无树木可供柴薪，兵丁殊多不便，改由海
北行走，较之海南路程虽远至三百余里，但平坦易行，且有树木可供柴薪之用，兵丁炊爨甚

便，相沿至今。伊犁协领都克津泰、湍多布，佐领安福等，于程站道里情形素所熟悉，奴才密
传该员等详加询问，所禀大略相同，复询以军行有无窒碍、官兵马匹中途有无歇乏更换接济
之处，据称卡伦以外，海子南北，全系布鲁特游牧地方，实无可以更换接济之处，每年换防兵

丁三百名，裹带三月之粮，由海北行走，较为便捷，惟每年夏秋两季可以出行，九月以后，大雪

封山，难以行走等语。查该协领等平日办事明干，曾经奉派喀什噶尔换防差使，于那林往还
亲历其境，极为深晰，刻下已届秋深，无庸另行派员前往躧度。奴才窃惟自嘉庆三年以来，换
防兵丁改由那林草地至喀什噶尔，业已二十余年，毫无窒碍，但道阻且长，俱系经行外夷地

面，又无歇乏更换接济之处，全仗裹带资粮方能妥协，奴才知识短浅，渥受殊恩，膺兹重任，恭

译圣谕，善后事宜必须有备无患，谨就查议情形绘图贴说，恭呈御览，仍由五百里复奏，伏希

圣鉴训示，谨奏。①

据上，德英阿首先奏报从伊犁大城，经由纳林道到达回疆喀什噶尔，共计四十四站，两千六百

八十余里。继而回顾了从嘉庆三年以来，伊犁官兵经由纳林道换防喀什噶尔的使用历史，进而咨
询了此前带领官兵经行此路的湍多布等人，了解到该路实无可以更换接济马匹之处，每年换防兵

丁必须裹带三月口粮，但九月以后大雪封山便难以通行，这份奏折即为《平定回疆剿擒逆方略》
相同内容之完整史源。② 德英阿还就查议情形“绘图贴说”，该“图说”即今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编号 058381的军机处折档，原图题名“进呈伊犁由那林河草地至喀什噶尔图说”。③ 此图最早由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史满文专家庄吉发先生以黑白缩编附图的形式刊布在其 20 世纪 80 年代所
著《故宫档案述要》一书中④，随后大陆学者潘志平与笔者曾据此图撰写过有关纳林道的论文。⑤

因奏折与附图分离，致使档案工作者不晓彼此关系，又与编号 058528 的“喀什噶尔新建城图”牵
涉混淆，而误题为“伊犁至喀什噶尔新建城图”。其后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笔画千里: 院藏古
舆图特展》因循误编为“伊犁至喀什噶尔新建城图，光绪年间”⑥，该书解说此图与同书所收《喀
什噶尔新建城图》“同为军机处奏折录副中的附图，可惜与折脱离，以致无法确定为何人所上，但
以档号以及前后历史推断，应是道光七年回乱以后，清廷为了巩固回疆，整顿驿道，添设了卡伦，

也建设了新城”⑦，实为误导读者。其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出《清宫档案丛谈》再次收录以上“图
说”，将原始图名删除，仍拟为“伊犁至喀什噶尔新建城图，光绪年间”，并解说道光七年平定张格
尔动乱以后，清廷整顿了驿站，并把“卡伦”解释为“台站的满语音译，清代的边塞要隘”⑧，足见所
出两书均有前后矛盾和错乱之处。而该图实为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德英阿所上《复奏伊犁至喀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军机处档折件: 德英阿《复奏伊犁至喀什噶尔草地路径由》，道光七年九月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号: 058475。
《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五〇“道光七年八月戊子”条，苗普生主编: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 9 册，第
278页。

⑥ 冯明珠、林天人主编: 《笔画千里: 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8年版，第 64—65页。
庄吉发: 《故宫档案述要》，台北故宫博物院 1983年版，图版四八。
潘志平: 《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 2期;王启明: 《西天山南北通道研究: 18世纪中
叶—19世纪》，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王启明: 《天山廊道: 清代天山道路交通与驿传研究》，第 12—
23页。
冯明珠、林天人主编: 《笔画千里: 院藏古舆图特展》，第 76页。
冯明珠: 《清宫档案丛谈》，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0年版，第 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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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噶尔草地路径由》所附“图说”无疑，至于卡伦满文为 karun，与台站 ( 军台，满文 coohai
giyamun) 之满语绝无关系。以上二书之所以错乱，当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始档案编纂题名时，与
所配图版彼此分离紊乱所致。
清廷收到以上德英阿所上奏折及图说后，指示“现值大雪封山，难以行走，着于明岁春融后，

德英阿、容安二人内酌量一人亲往履勘，再行定议”①。德英阿接奉谕旨后，十一月奏报纳林道
“较之冰岭大路虽属平坦易行，俱经行生熟布鲁特游牧地方，年例换防兵丁三百余名往返程途约
计三月，裹带行走，中间实无可以更换歇乏接济之处，从前回疆安静无事，派委领队大臣一员带兵

至那林桥交替，其卡伦以外远近生熟各布鲁特习以为常，心无疑惧，素称恭顺，此历来办理之原委

也”②，即境外藩部稳定与否对换防道路的使用有着重要影响，否则“若自伊犁之格根卡伦带兵履
勘，由海北至那林桥一千数百余里，路途窎远，裹带维艰，倘远近生熟布鲁特妄生疑畏，稍有违抗，

肇启边端，似非所以仰体圣怀镇抚边陲之意”③，所以德英阿为慎重边防起见，建议“拟派熟悉路
径之妥干人员轻骑减从，作为年例换防查道，不动声色前往履勘，较为缜密”④。道光皇帝接阅奏
折后，认为德英阿所言极有道理，尤其“现在张逆潜逃，附近各地方未免人心惶惑，若因履勘道路，
带兵远出，骇人闻听，致外夷妄生疑惧，所关匪细”，加之道路中途并无更换歇乏马匹之处，军行实
多不便，指示以后改走冰岭道。⑤ 似乎纳林道就此弃用，但道光七年十二月长龄等生擒张格尔，
八百里红旗捷报⑥，使得纳林道的使用再次出现转机。
道光八年( 1828) 春，伊犁将军德英阿派人查明浩罕伯克在皮斯格克 ( 今吉尔吉斯斯坦比什

凯克) 筑城等情形，得知“皮斯格克系布鲁特地方，在那林河迤西，程途窎远，距大路尚有十余
站”⑦，且四月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差派蓝翎马甲特克伸布访查皮斯格克筑城情形，由
那( 纳) 林一路来到伊犁。德英阿综合各种消息后，奏报“浩罕所筑之城只系土堡，乃在布鲁特游
牧境内，去那林每岁换防巡边大路尚有数站”⑧，可见经行纳林道照旧换防具有现实基础。当年
四月，张格尔被擒，德英阿遂书写谕文遍行晓示哈萨克、布鲁特等部，仍由纳林巡边路线换防，特
派副都统衔业布铿额带领官员十名、兵丁四百五十名，于四月二十六日从伊犁出发，并计划从次
年开始，仍照旧更换一半，并计划“将此次遣戍官兵一直送达喀什噶尔，将应换回官兵即交业布铿
额带领，趁机巡察布鲁特边界返回”，第二年则照旧送至纳林桥交替。⑨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
阿接到德英阿换防咨文后，表示“现在夷情俱极敉谧，喀城各营防守官兵亦足以资弹压，似不若仍
循旧制在那林桥交替，以免该官兵等长途往返疲累马匹”，并考虑到“去岁张逆未获，恐大兵出卡
搜捕，各外夷未免心生畏惧，今首恶既除，复经次番晓谕，并知换防之兵照常行走，均已毫无疑

①

②

⑤

⑥

⑦

⑨

《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七“道光七年十月戊寅”条，《清实录》第 34册，第 1121页。
③④ 朱批奏折: 道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伊犁将军德英阿《奏为奉旨复奏查勘防兵行走路径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档号: 04 01 01 0685 052。
《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一“道光七年十二月辛巳”条，《清实录》第 34册，第 1175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二“道光八年正月癸亥”条，《清实录》第 35册，第 8页。
⑧ 朱批奏折: 道光八年五月初十日，伊犁将军德英阿、伊犁参赞大臣容安《奏为遵旨查明浩罕伯克带人在皮斯格克筑
城等情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30 0236 002。
《伊犁将军德英阿等奏伊犁派官兵赴喀什噶尔换防及巡查布鲁特边界折》，道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49册，第 242页。



三通三绝: 清朝使用“纳林道”研究 121

惧”①。因而一面咨会伊犁将军，一面派出“英吉沙尔领队大臣那桑阿带领伊犁应行换回官兵，于
本月二十二日自喀什噶尔起程，循照旧例迎至那林桥交替”②。随后那桑阿从纳林桥带领新来官
兵六月初六日来到喀什噶尔，报称布鲁特等人非常安静，且对清朝恭顺有加。③ 如此，边外游牧
安宁为下一年度“照旧更换一半”之换防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道光九年( 1829) 春
天，伊犁将军德英阿派出领队大臣带领官兵，于四月十三日从伊犁出发，仍照先前奏定送达纳林

桥与喀什噶尔所带应撤官兵交替，趁机巡察边界④，随后从喀什噶尔派出之英吉沙尔领队大臣前

往纳林桥带领新来满洲、锡伯、索伦换防官兵于六月初六日来到喀什噶尔⑤，继而伊犁派出之领
队大臣向将军容安汇报了护送换防兵丁及巡查布鲁特之情况⑥。如此，清朝第三次恢复了因张
格尔之乱中断两年( 道光六、七年) 的纳林道的使用，但这次使用多少有些回光返照之感，因为次
年将成为清朝利用纳林道的终结之年。
道光十年( 1830) 春，伊犁将军玉麟等派出领队大臣湍多布于闰四月十八日从伊犁出发，带领

官兵前往纳林桥交替换防⑦，但湍多布起程后不久，便有哈萨克公阿布拉差人禀告伊犁将军，布

鲁特将勾结浩罕聚谋抢劫换防官兵，玉麟遂即密札湍多布留心访察。⑧ 继而玉麟担心湍多布所
带官兵过少，便令湍多布停止巡边，后者遂于六月初九日返回伊犁。⑨ 当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
阿五月十五日接准伊犁将军有关布鲁特汰劣克等会同浩罕抢劫换防兵丁信息后，反映汰劣克并

无谋抢情事瑏瑠，随即飞禀伊犁方面差兵接应换防，但五月十八日湍多布已得令撤回。随后札隆阿
不得不传令拆毁已搭建的纳林桥，接应队伍也于六月初三日返回喀什噶尔。瑏瑡稍后六月，伊犁将
军玉麟仍坚持汰劣克有奸谋，但札隆阿指驳将军玉麟等“颇涉慌张，揆其用意不过自知撤兵孟浪，
欲坐实其事以为卸责之地，而不计及安驭边夷”，并派遣换防锡伯营防御富隆阿带领满洲索伦锡
伯兵丁四名，将目击情形前赴伊犁面禀，道光朱批认可所奏。瑏瑢 随后，道光根据伊犁与喀什噶尔
双方所奏，要求道光十一年 ( 1831) 清军必须照旧行走纳林道，不致显示清兵怯懦。瑏瑣 但事有不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瑢

瑏瑣

② 朱批奏折: 道光八年六月初二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苏清阿《奏为伊犁换防官兵循旧由那林桥交替及探得
卡外安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697 010。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等奏伊犁驻防喀什噶尔官兵换防片》，道光八年七月初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49册，第 352页。
《伊犁将军德英阿等奏伊犁官兵前往喀什噶尔换防折》，道光九年四月十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50册，第 284页。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扎隆阿等奏伊犁戍守喀什噶尔官兵换防折》，道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50册，第 379页。
《署伊犁将军容安奏伊犁官兵巡查布鲁特边界并赴喀什噶尔换防折》，道光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
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50册，第 420—422页。
《伊犁将军玉麟等奏伊犁官兵赴喀什噶尔换防折》，道光十年闰四月二十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51册，第 307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七〇“道光十年六月丙午”条，《清实录》第 35册，第 641—642页。
《伊犁将军玉麟等奏派锡伯营领队大臣湍多布巡查布鲁特边界卡伦折》，道光十年六月初十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
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51册，第 373—374页。

瑏瑡 朱批奏折: 道光十年六月初四日，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奏为本年换兵因伊犁中途撤回喀什噶尔换兵不能久候
仍行折回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15 024。
朱批奏折: 道光十年六月十四日，喀什噶尔参赞札隆阿、塔斯哈《奏为接阅伊犁撤兵折稿并所陈抚驭布鲁特等各条未
便议行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15 011。
《清宣宗实录》卷一七一“道光十年七月庚午”条，《清实录》第 35册，第 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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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道光十年九月，清朝获悉“喀什噶尔有安集延贼匪扑入卡伦，与官兵打仗滋事，帮办大臣塔斯
哈追击至明约洛地方，遇伏陷殁，并将带兵策应之副将赖允贵一并被困，势甚危急，叶尔羌亦有不

靖情形”①，此即那彦成回疆善后贸易政策导致的浩罕挟持玉素甫入卡作乱事件，虽然很快被平
定，但无疑为纳林道的启用制造了障碍。
道光十一年初，将军玉麟奏“喀什噶尔额设伊犁换防官七员、兵五百名，两年一班，于每年夏

令更换一半，现又将届派换之时，惟查上年八月因喀什噶尔逆夷滋扰，由伊犁调派各营官兵二千

五百余员名前往援剿，今尚在该处屯扎防堵，未经凯撤，伊犁因南路现有军务，差操巡防亦不免多

需兵力，兹喀什噶尔换防官兵俱已班满，若循照向例由伊犁派拨更换，是又添一起官兵，来往既兹

靡费，亦于本处差防无益”，因此建议“喀什噶尔现有伊犁征兵在彼，莫若即就此项征兵内按照换
防定额，由该参赞大臣如数拣留作为新换官兵”②。稍后又经长龄与玉麟共同商议，在伊犁征兵
内选留满洲、锡伯、索伦驻防官六员、兵五百名，被批准。③ 当年底，回疆善后大局已定，长龄等人
商议将喀什噶尔班满伊犁马队三百六十二名一并撤回伊犁，另留马队五百名暂时驻防④，其换防

年限“定为二年一班，分作两次更换”⑤。至道光十二年底，玉麟奏报伊犁驻防喀什噶尔官兵已经
“二年有半，较之换防班次转多半年，自应及时更换”，经由冰岭道换防，且“此次换防官兵仍分两
班，于十四年更换一半，十五年更换一半，以符旧制”，至于“将来或由冰岭行走或仍由那林更换，
届时体察情形奏明办理”⑥，后经上谕批示明春行走冰岭道换防⑦。
至道光十四年( 1834) 初，上谕指示喀什噶尔换防官兵改“由伊犁西南之哈布哈克卡伦，直通

乌什贡古鲁克卡伦捷径行走”⑧，但特依顺保次年奏称这条道路更加艰险难行，既不利于换防，也
不足以宣示清朝军威，因而奏请仍照旧章由冰岭道行走⑨，最后被允准瑏瑠。如此，在经历道光十年
伊犁清军纳林道半途折返事件后，清朝虽然一再动议经由纳林道换防喀什噶尔，但道光十五年

( 1835) 从决议层面彻底终结了这种可能性，此后伊犁换防喀什噶尔官兵便回归到乾隆年间由冰
岭道前往喀什噶尔的旧制，“寓巡边于换防之中”也就此终结，巡边与换防两项功能从此分道
扬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清宣宗实录》卷一七三“道光十年九月戊午”条，《清实录》第 35册，第 683页。
朱批奏折: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伊犁将军玉麟、伊犁参赞大臣布彦泰《奏为筹酌办理应派喀什噶尔换防官兵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24 091。
朱批奏折: 道光十一年九月初九日，钦差大臣长龄、伊犁将军玉麟《奏为遵旨会筹拣留喀什噶尔旧额防兵事》，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24 063。
朱批奏折: 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钦差大臣长龄、伊犁将军玉麟《奏为喀什噶尔善后大局已竣酌撤满汉征兵归伍
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24 052。
朱批奏折附片: 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初六日，诚瑞《奏为叶尔羌乌什满营官兵请照伊犁换防喀什噶尔满营例办理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37 019。
朱批奏折: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伊犁将军玉麟、参赞大臣常德《奏为喀什噶尔以征留防之伊犁满营官兵拟于明
春由冰岭更换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37 021。
《清宣宗实录》卷二二七“道光十二年十二月癸丑”条，《清实录》第 36册，第 392页。
《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道光十四年二月己未”条，《清实录》第 36册，第 762页。
朱批奏折: 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为伊犁换防喀什噶尔官兵拟请仍由冰岭行走事》，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 01 01 0763 061。
《清宣宗实录》卷二六四“道光十五年三月丙戌”条，《清实录》第 37册，第 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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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纳林道从伊犁到达喀什噶尔，其间大部分路段经行中亚布鲁特等游牧之地，且处于清朝

所谓的“卡外界内”疆域①，如特穆尔图淖尔等地在准噶尔统治时期，先后有喀尔喀台吉巴克苏
木、厄鲁特辅国公巴济驻牧其地②。清朝平定准噶尔后，理所当然继承了这片准噶尔疆域的政
治遗产，乾隆皇帝及其臣工对此有着清晰的逻辑认识，如清朝平定伊犁后不久，其边防力量尚

未到位，周边布鲁特等常常偷入清朝界内游牧、种地，甚至乾隆二十三年 ( 1758) 布鲁特来使奏
请“特穆尔图诺尔系伊等旧游牧，恳请赏给”，乾隆明确表示“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
岂可仍视为尔土”③。又如乾隆二十五年 ( 1760 ) 副都统伊柱带兵巡查特穆尔图诺尔等地，遇
见纳林河两岸皆有布鲁特游牧，随行侍卫等“谕以阿巴什、那林、塔拉斯等皆大兵讨平准噶尔
所定地界，如敢稍来侵种，定将亩地刨空，牲畜入官，从重治罪”，致使布鲁特等头人惶恐听命
而去。④ 可知这些地方在清朝官员眼中归属清朝疆域。乾隆及其官员所秉持的这种疆域观念
并非仅限于口头政治宣言，还见诸于清朝随后实行的制度化巡查边界行动。⑤ 除此之外，清朝
还派遣专人前往天山南北、中亚等地进行实地测绘，将伊塞克湖及其周边等地纳入《乾隆内府
舆图》( 即《乾隆十三排图》) 八排西四图幅中。⑥ 不同于浩罕等其他中亚部落的归附，清朝将
布鲁特与哈萨克的归附视为一种“遂隶版图”的政治归属。⑦ 清朝对于布鲁特大小头目，“向
皆由参赞大臣奏放，给以翎顶，二品至七品有差”⑧。如此，纳林道经行之地域理所当然属于清
朝的疆域版图，而清军自嘉庆三年开始的经行纳林道的“寓巡边于换防”活动实际上正是清朝
对这片西北疆域所拥有的道路通行权或者“路权”的体现，但道光十年后清朝终结纳林道的使
用，正是对此前西北疆域“路权”的放弃。这也与同期清朝新的疆域观相呼应，如道光十年发
生浩罕挟持玉素甫侵扰南疆事件时，伊犁将军玉麟等曾奏请带领精兵二万，由伊犁出卡，先灭

塔什坦伯克部落，然后直下吹、塔拉斯各城，进剿霍罕，道光皇帝直言此计实“乃攻心之计，然
可言而不可行”，因为“卡外步步非吾土，处处非吾人”⑨，实难成事。既然道光皇帝业已认定卡
外非清朝之疆域，经行其间之纳林道自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清朝继续行使纳林道的“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按:“卡外界内”实为学术界对清朝西北边疆卡伦以外、边界以内领土的一种概括性描述，详见郑峰、张荣: 《清朝卡外
界内哈萨克身份问题再探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 4期。
〔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 《西域水道记》卷五，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 287页。
《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条，《清实录》第 16册，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264页。
《伊犁将军玉麟等奏查勘吹、塔拉斯地址有无浩罕筑城聚众等情折》，道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转引自厉声: 《清代新
疆巡边制度研究》，马大正等主编: 《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11页。
厉声: 《清代新疆巡边制度研究》，马大正等主编: 《西域考察与研究》，第 406—413页。
亦可见乾隆年间绘制之《新疆地舆总图》伊犁图幅明确将巴尔喀什湖、吹河以东以南纳入清朝新疆版图，世界数字图
书馆［2018 12 20］，https: / /www ．wdl．org / zh / item /11385 /view /1 /12 /。
〔清〕傅恒等: 《皇清职贡图》，《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 2005年版，第 61、63页。
〔清〕王树枬等纂，朱玉麒等整理: 《新疆图志》卷一六《藩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版，第 386页。
《清宣宗实录》卷一七四“道光十年九月己巳”条，《清实录》第 35册，第 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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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也就无从谈起。终至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使纳林道这条战略通道及其所
经大片疆域划归俄国，并在俄国人的修治下，转而成为继续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战略坦途①，其

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① 1910年前后担任英国《泰晤士报》北京站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 Morrison) 对这条道路的地位评论道:“从伊犁到喀什
噶尔最好走的路临近俄国边境，要绕远，但能行马车。在伊犁经维尔内( 今阿拉木图) 到那林一线，进入俄属突厥斯
坦，再穿越吐尔尕特山口，重新进入中国境内，就可到达喀什噶尔”，参见莫理循著，窦坤编译: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
国》，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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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fferent Viewpoint on the Ancient Fortress Site of Haiyan County from Qin Dynasty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Wang Bin，Chen Ji ( 101)……………………………

( Jinshan Museum，Shanghai 201508，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thre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ancient fortress site of Haiyan County from Qin

Dynasty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north foot of Dajinshan，Qijiadun，and Dianshan． While each of
them is reasonable in its own right，they are not correct and true in all details．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Zhashan ancient cultural site in 1973，2008，2017 ( Block N ) and 2018 ( Block L ) provide us with new clues
and ideas，that is，the fortress site of Haiyan County during the said period maybe located on the east side of
Zhashan． This paper takes the story of Gongbeimen stone tablet，which was popular in the Jinshanwei region，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and makes full use of the remains collected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area，the existing
archaeological work reports， the multidisciplinary data or research results of historical philology and
meteorological geology as well to test the new hypothesis． It is hoped that this discussion will benefit future site
exploration and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the Haiyan fortress．

Keywords: Qin Dynasty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Haiyan County; ancient fortress site; east side
of Zhashan

Three Use and Three Break: Study on the Use of Narin Ｒoad in Qing Dynasty
Wang Qiming ( 111)……………………………………………………………………………

( Institute for Western Frontier Ｒegion of China，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After reading the Manchu and Chinese records in Beijing and Taibei's archives，the article firstly

discovers that the Qing army used the Narin Ｒoad to relocate the Ili troops to Kashgar and patrolled on the
Burut's border in three stages from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1830s，to achieve the dual effect of
incorporating borderland inspection into the rotation of troops． Secondly，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use
of this road，the rotation process and its evolution，the reason of deserting the road，and the final influences and
so forth． Lastly，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ap with the description“from Ili to Kashgar by Narin meadow road”
is an attachment with annotation of the Ili General Deyingga's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on September fourteenth
of the seventh year of Daoguang．

Keywords: Qing Dynasty; borderland inspection; rotation; Narin Ｒoad

The Transition of the Penal Colony System in So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Cheng Tao ( 125)………………………………………………………………………………

( School of Literature，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bstract: As the Cipei ( literally，prick and expel) punishment was abused in judicatory practice of Song

Dynasty，the number of fugitives convicted for expuls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ccordingly，the Song court
transferred and dispersed the convicts from the capital and its environs to remote regions in the south． However，
by the turn of the Southern Song，the exiled criminals gradually assembled in the Five Ｒidges，where they joined
the forces of Yankou ( salt bandits) and Dongkou ( minority bandits) ，resulting in a chronic threat to the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Keywords: Cipei punishment; cruel law for gangsters; The Five Ｒidges; banditry region


